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阿拉伯世界研究 Ｎｏｖ． ２０１７

第 ６ 期 Ａｒａｂ Ｗｏｒｌｄ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Ｎｏ． ６

中东政治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的性质及其影响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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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以“叙利亚民主力量”的身份，积极反抗“伊

斯兰国”组织的暴行，实际上其构成仍然是以库尔德人为主体的单一民族

力量，它在国内与叙利亚反对派、叙利亚政府都保持距离，在国际上受到美

俄等域外大国的财政援助和军事支持。 虽然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在反恐战

争中取得了丰硕战果，然而，国际社会的同情并不能改变叙利亚库尔德武

装本身既抑制了“伊斯兰国”组织的扩张，又破坏了中东地区现有力量平衡

的双重性质。 更严重的是，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甚至会引发地区其他国家库

尔德民族的连锁反应，其所奉行的“库尔德民族主义”的极端化趋势渐显，
有可能成为中东地区恐怖主义的新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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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１ 年叙利亚内战爆发以来，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在对抗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
过程中日益壮大，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在参与打击“伊
斯兰国”组织的反恐行动中受到美俄等域外大国的支持和肯定，但也引起了土耳其、
伊朗、伊拉克等国的高度警惕，对其试图重构中东政治格局的努力感到担忧。 本文

在探讨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的性质及其特点的基础上，考察其对叙利亚政治、中东地

区政治和国际格局的潜在影响。

一、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概况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是以库尔德人为主要构成力量的武装团体，在思想上坚持库

尔德民族主义意识形态。 下文将从叙利亚库尔德民族的族群状况和叙利亚库尔德

武装的组织体系两个层面分别进行考察。
（一） 叙利亚库尔德族群

中东地区的库尔德人是一个人口数量庞大的跨国族群，主要分布在土耳其、叙
利亚、伊拉克和伊朗等国。 库尔德人分布相对集中，世代居住在上述四国的交汇地

带，习惯上被称为“库尔德斯坦”，意为“库尔德人聚居的地方”。 库尔德人作为中东

地区的一个古老民族，在人口数量上仅次于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和波斯人，约有３，０００
万。① 叙利亚库尔德人约有 １５０ 万人，占叙总人口的 ７％左右，主要分布在叙利亚东

北部地区。 虽然中东国家的库尔德人没有形成统一的民族语言，但叙利亚库尔德人

大部分来自土耳其，与土耳其南部和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的语言互通。
就叙利亚本身来说，它自 １９４６ 年独立之初便因教派和族群关系复杂而存在国家

认同感相对缺失的隐患。 以至于在 １９５８ 年叙利亚出于对土耳其的恐惧，与埃及合并

成立“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但三年后由于双方矛盾尖锐，叙利亚便宣布退出。 此后，
叙利亚意识到只有强健自身的国家机体才是保证自己安全的唯一途径，于是着力以

“阿拉伯民族主义”来强化国家凝聚力。 为此，叙利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应对国内

所谓的“库尔德人威胁”。 １９６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叙利亚政府对贾兹拉②（ Ｊａｚｉｒａ）省进行

了一次人口普查，将约 １２ 万库尔德人认定为外国人。 当时叙利亚政府以证件需要

“更新换代”为由，迫使具有叙利亚国籍的库尔德人上交身份证，凡是上交证件的库

尔德人此后再也没有拿到任何新的身份证明，变成了无叙利亚国籍的“外国人”。 此

次记录在案的人口普查后，叙利亚政府几乎没有再进行过任何形式的人口普查，使
得叙利亚境内库尔德人的人口数量大幅降低。 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至 ８０ 年代，叙利亚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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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Ｋｕｒｄｉｓｈ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 Ｔｈｅ Ｋｕｒｄｉｓｈ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ｈｔｔｐｓ： ／ ／ ｔｈｅｋｕｒｄｉｓｈｐｒｏｊｅｃｔ． ｏｒｇ ／ ｋｕｒｄｉｓｔａｎ⁃ｍａｐ ／ ｋｕｒｄｉｓｈ⁃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 ／ ，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当时贾兹拉省的库尔德人口数量约占叙利亚库尔德人总人口的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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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承认其国内存在库尔德人这一族群。①

叙利亚政府剥夺库尔德人公民权的行为受到了人权组织的广泛批评。 但叙政

府却辩称此举具有必要性，指出叙境内很多库尔德人都是土耳其等国的非法入境人

员。 ２０１１ 年叙利亚内战爆发前，叙当局认定在叙库尔德人为“无国籍人”或者“外国

人”，几乎完全剥夺他们的公民权。 叙库尔德人在本国处境困难，社会地位底下，没
有参政权利，也不能与其他叙利亚公民平等享有就业、教育和医疗等社会权利。 ２０１１
年叙利亚内战爆发以来，阿萨德政权为削弱来自叙库尔德人的政治压力，被迫正式

承认库尔德人的少数民族地位。② 但对于叙库尔德武装所提出的建立联邦制国家和

成立库尔德人自治区的诉求，叙政府始终没有明确表态。 因此，叙利亚内战爆发后，
叙库尔德人才开始享有形式上的公民权。 ２０１１ 年，叙利亚反对派与阿萨德政权的矛

盾不断加剧，为叙库尔德人提出政治诉求提供了契机。 与此同时，“伊斯兰国”组织

的兴起一方面对叙库尔德人的生存权构成了严重威胁，另一方面也为库尔德人壮大

实力提供了政治机遇。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叙利亚库尔德人发表自治宣言，标志着

叙利亚库尔德人开始正式冲击叙利亚局势。③

（二）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的组织体系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叙利亚库尔德武装正式以“叙利亚民主力量”（Ｓｙｒｉａｎ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Ｆｏｒｃｅｓ）的名义开始军事行动。 “叙利亚民主力量”是由叙利亚库尔德人、阿拉伯人、
亚述人等不同民族人员组成的军事同盟。 其中，成立于 ２００４ 年的“库尔德人民保卫

队”（Ｐｅｏｐｌｅ􀆳ｓ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Ｕｎｉｔｓ， ＹＰＧ）构成了“叙利亚民主力量”的主要作战力量。
“叙利亚民主力量”虽然号称是要“团结所有叙利亚人的武装力量”，但实际上仅代表

叙利亚库尔德人的诉求与目标。 正因为如此，“叙利亚民主力量”被视为“美国人的

发明”，也是美国为了避免惹怒盟友土耳其，在政治和法律上对“库尔德人民保卫队”
进行“定向援助”的幌子。④

“库尔德人民保卫队”构成了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的主体力量。 在打击“伊斯兰

国”组织的反恐行动中，“库尔德女兵保卫队”（Ｗｏｍｅｎ􀆳ｓ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Ｕｎｉｔｓ，ＹＰＪ）是“库
尔德人民保卫队”的一个分支。 “库尔德人民保卫队”隶属叙利亚库尔德民主联盟党

·０８·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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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文超：《叙利亚库尔德民主联盟党与“西库尔德斯坦”自治的前景》，载《世界民族》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
第 ５７－６５ 页。

“Ｔｈｅ Ｓｙｒｉａｎ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Ｆｏｒｃｅ： Ｊｕｓｔ ａｎ 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ｂｙ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ｔｏ Ｓａｖｅ Ｆａｃｅ？” Ｓｐｕｔｎｉｋ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３，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ｓ： ／ ／ ｓｐｕｔｎｉｋ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ｍｉｄｄｌｅｅａｓｔ ／ ２０１５１１０３１０２９５５４９４８⁃ｕｓ⁃ｓｙｒｉａｎ⁃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 ，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７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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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Ｕｎｉｏｎ Ｐａｒｔｙ， ＰＹＤ）。 早在 ２００３ 年库尔德民主联盟党成立之际，该党就

以实现库尔德民族自治为政治目标，但民主联盟党因同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
（Ｋｕｒｄｉｓｔａｎ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Ｐａｒｔｙ，ＰＫＫ）保持密切联系而遭受外界质疑，并一直被叙政府定

为非法组织。 叙利亚内战爆发前的宪法第 ８ 条①规定，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是社会和

国家的执政党。 叙利亚内战爆发后，迫于叙反对派的压力，阿萨德政府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颁布了《政党法》，允许成立新的党派，但该法禁止建立宗教性政党和民族性政党，
以及地域性政党。 《政党法》自 ２０１１ 年酝酿之初就被指责为“只存在于纸面上”的花

招②，上述规定至少表明，阿萨德政府完全不愿意使库尔德民主联盟党这类基于“民
族利益”的政党合法化，这导致民主联盟党始终无法在叙利亚境内获得政治合法性。

在组织结构上，民主联盟党具有威权主义特征的组织体系。 在政党理念上，该
党排斥民主、自由等现代政治观念。 民主联盟党所倡导的组织结构和叙利亚阿拉伯

复兴社会党并无本质区别。 这种组织体系依赖宣扬保护民族利益、树立烈士榜样、
夸大外部威胁来强化族群认同和政治向心力，以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决策，反对以

民主方式来凝聚全体成员的意志。 民主联盟党的威权主义作风明显，“库尔德民族

委员会”（Ｋｕｒｄｉｓｈ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ｎｃｉｌ）曾指控该党攻击库尔德游行示威者，绑架反对自

己主张的成员。③ 虽然民主联盟党主张坚持在叙利亚联邦下的自治，没有明确提出

要完全独立的政治诉求，但它所描绘的是一种基于库尔德人传统排外理念的政治愿

景，根本无法融入叙利亚的政治现实。④ 民主联盟党在政党内部运作上的独断专行，
以及政治愿景不切实际的现实，导致一旦该党的政治诉求无法得到满足，其内部将

因分歧严重而出现危机，进而对领导层的合法性构成挑战，尤其在激进民族主义的

刺激下，政党成员极易采取极端手段以实现政治目标。
从对外关系来看，叙利亚库尔德民主联盟党与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关系密切。⑤

土耳其一直坚持认定库尔德民主联盟党及其武装组织“库尔德人民保卫队”是由库

尔德工人党培育扶植的恐怖组织。⑥ 库尔德工人党于 １９７８ 年成立，是以建立“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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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ｙｒｉａ Ｐａｓｓｅｓ Ｌａｗ ｔｏ Ａｌｌｏｗ Ｒｉｖａｌ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Ｔｈｅ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 Ｊｕｎｅ ２５， ２０１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ｈｅｇｕａｒｄｉａｎ．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１ ／ ｊｕｌ ／ ２５ ／ ｓｙｒｉａ⁃ａｌｌｏｗｓ⁃ｒｉｖａｌ⁃ｐａｒｔｉｅｓ，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Ｔｈｅ Ｋｕｒｄｉｓｈ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Ｕｎｉｏｎ Ｐａｒｔｙ，” Ｃａｒｎｅｇｉ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Ｃｅｎｔｅｒ， Ｍａｒｃｈ １， ２０１２， ｈｔｔｐ： ／ ／ ｃａｒｎｅｇｉｅ⁃
ｍｅｃ．ｏｒｇ ／ ｄｉｗａｎ ／ ４８５２６？ｌａｎｇ＝ ｅｎ，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７ 日。

Ｒｕｓｔｏｍ Ｍａｈｍｏｕｄ， “Ｓｙｒｉａｎ Ｋｕｒｄｉｓｈ Ｇｒｏｕｐｓ Ｏｆｆｅｒ Ｂｅｓｔ Ｐａｔｈ ｆｏｒ Ｆｕｔｕｒｅ，” Ａｌ⁃Ｍｏｎｉｔｏｒ， Ａｐｒｉｌ １０，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ａｌ⁃ｍｏｎｉｔｏｒ．ｃｏｍ ／ ｐｕｌｓｅ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２０１４ ／ ０４ ／ ｓｙｒｉａ⁃ｋｕｒｄｓ⁃ｕｎｉｔｅ⁃ｔｕｒｋｅｙ⁃ｉｒａｑ．ｈｔｍｌ，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８ 日。

“Ｔｕｒｋｅｙ Ａｃｃｕｓｅｓ ＵＳ ｏｆ Ａｒｍｉｎｇ Ｋｕｒｄｉｓｈ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ｔｓ􀆳，” ＩＴＶ，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１９，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ｔｖ．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ｕｐｄａｔｅ ／ ２０１６⁃０２⁃１９ ／ ｔｕｒｋｅｙ⁃ａｃｃｕｓｅｓ⁃ｕｓ⁃ｏｆ⁃ａｒｍｉｎｇ⁃ｋｕｒｄｉｓｈ⁃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ｔｓ ／ ，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７ 日。

“Ｅｒｄｏｇａｎ Ｓｌａｍｓ Ｕ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ｏｆ Ｓｙｒｉａｎ Ｋｕｒｄｓ， Ｌｅｃｔｕｒｅｓ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ｏｎ ‘Ｇｏｏｄ ＆ Ｂａｄ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ｔｓ􀆳，” ＲＴ，
Ｊｕｎｅ １２，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ｒｔ．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３４６２６１⁃ｅｒｄｏｇａｎ⁃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ｋｕｒｄｓ⁃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ｔｓ ／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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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库尔德民族国家”为目标的武装组织，长期与土耳其政府军开展武装对抗。 库

尔德工人党对领土的要求涵盖土耳其东南部、伊拉克东北部、叙利亚东北部和伊朗

西北部。 该组织发动的绑架、暗杀和汽车炸弹袭击等极端暴力活动长期威胁土耳其

国内和平与稳定，进而被土耳其、美国和欧盟认定为恐怖组织。 ２０ 世纪 ７０～８０ 年代，
库尔德工人党开始利用叙利亚境内的库尔德聚集区作为对抗土耳其的大本营，但叙

利亚在 ９０ 年代成功将其驱逐。 叙利亚内战爆发后，库尔德工人党利用叙利亚动荡局

势乘势而入，通过训练作战人员、提供资金、派武装人员直接参战等方式不遗余力地

支持“库尔德人民保卫队”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行动，扩大自身实力。
综上所述，民主联盟党作为叙库尔德武装的组织者，在叙利亚国内法层面难以

获得政治合法性，其组织结构和组织理念难以适应当下叙利亚的政治现实，政治目标

不切实际，其下属的军事组织“库尔德人民保卫队”与库尔德工人党保持着密切关系。
这决定了库尔德民主联盟党并没有放弃通过武装暴力手段进行政治对抗的行动方式。

二、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的性质

由于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的作用和影响不断扩大，一方面它在抑制“伊斯兰国”组
织的扩张方面起到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它也在破坏中东地区现有各种力量的平衡，
甚至会引发地区其他国家库尔德人的连锁反应。 这就给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的定性

带来了困难。
（一）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的法律性质被选择性忽视

从政治目标来看，叙利亚库尔德武装通过打击“伊斯兰国”组织来保护本民族生

存的目标具有现实合理性，但对建立库尔德自治区的政治诉求实际上旨在改变叙利

亚国内的现行政治体制。 叙库尔德武装不断寻求库尔德民族合法公民权利具有一

定的法律正义性，但其非人道地对待组织成员的做法很大程度上破坏了国际法原

则。 “库尔德人民卫队”经常直接枪毙被俘虏的极端分子，同时公开支持土耳其库尔

德工人党在土境内的武装暴力活动。 因此，叙库尔德武装实际上已成为一个矛盾的

综合体。 自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宣布成立“叙利亚民主力量”以来，叙库尔德武装借助参与

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等反恐行动，不断强化自身行为的合法性，以此为获得国际支

持奠定基础。
国际法对类似武装团体的“承认”有特定的规范。① 一国对于另一国国内有一定

政治诉求、反抗政府的武装团体的承认方式主要有两种，即承认其为叛乱团体和承

认其为交战团体。 叛乱团体是指当一国内乱并未达到内战程度或虽然达到内战程

度但因某些原因（如一国政府出于和该国政府的同盟关系，而不愿意给予其交战团

·２８·

① 王晨雨：《国际法上交战团体承认制度探析》，载《法制与社会》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第 ３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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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法律地位）不能承认其为交战团体的武装团体。 也就是说，实质上叛乱团体和

交战团体只是程度上的差距。 一旦某个国家作出这种承认后，就可以在有限范围内

和该团体发生国际关系范畴上的交往，被承认的叛乱团体或交战团体必须在行为上

遵守国际法。 如在科索沃战争中，虽然科索沃并没有被广泛承认为一个主权国家，
但交战团体的地位仍受到广泛认可。

然而，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完全不符合叛乱团体或交战团体的特征。 首先，尽管

叙利亚爆发了内战，但叙库尔德武装持相对中立的立场，并没有同叙政府发生直接

的军事对抗或冲突，也没有明确表示加入叙反对派阵营。① 叙利亚政府军早前从叙

东北部地区撤军，被认为是政府军同叙库尔德武装达成协议后的举措，却导致“伊斯

兰国”组织乘虚而入，叙库尔德武装为维护本民族生存权，通过对抗“伊斯兰国”组织

以期收复失地，形成了对叙利亚部分领土的实际控制。 从这个意义上看，叙库尔德

武装控制的领土并非通过参加内战获得，而是在叙当局默认的情况下，在反恐行动

中通过军事手段获得部分领土的控制权。 “叙利亚民主力量”成立时，宣布将“伊斯

兰国”组织作为对抗的唯一目标。② 不可否认的是，在叙利亚境内，叙库尔德武装确

实与叙政府军发生过军事摩擦。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叙库尔德武装与叙政府军在哈塞克省

爆发了激烈军事冲突③，但双方并没有正式决裂。
事实上，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一直借反恐行动来回避自身的法律定性问题。 随着

叙库尔德武装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行动取得节节胜利，叙库尔德人不但吸引了国

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也为库尔德民族本身博得了大量同情，并受到来自美国、俄罗斯

等大国的军事援助。④ 但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的行为方式，尤其是通过战争手段实际

控制国家领土并不具备法理基础，其屡屡发生群殴虐待和枪杀战俘的事件也不符合

人道主义。 从叙利亚政府的角度来看，叙库尔德武装是由非法政党民主联盟党组建

的一支武装团体，其目标是打破叙利亚现行政治体制以建立叙利亚联邦制度，实现

库尔德人在叙利亚的自治，且与土耳其反政府武装库尔德工人党联系密切。 实际

上，选择性忽视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的法律定性问题，源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

叙利亚乃至中东国家极其不负责任的态度，本质上是一种为维持对地区事务的主导

权，置地区国家民众安危于不顾，不把实现地区长远和平与稳定纳入考虑的“短视”

·３８·

①

②

③

④

Ｅｍｒｕｌｌａｈ Ｕｓｌｕ， “Ｈｏｗ Ｋｕｒｄｉｓｈ ＰＫＫ Ｍｉｌｉｔａｎｔｓ Ａｒｅ Ｅｘｐｌｏｉ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ｉｎ Ｓｙｒｉａ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Ａｕ⁃
ｔｏｎｏｍｙ，”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Ｍｏｎｉｔｏｒ， Ｖｏｌ． １０， Ｉｓｓｕｅ ７， ｈｔｔｐｓ： ／ ／ ｊａｍｅｓｔｏｗｎ．ｏｒｇ ／ ｐｒｏｇｒａｍ ／ ｈｏｗ⁃ｋｕｒｄｉｓｈ⁃ｐｋｋ⁃ｍｉｌｉｔａｎｔｓ⁃ａｒｅ⁃ｅｘ⁃
ｐｌｏｉｔｉｎｇ⁃ｔｈｅ⁃ｃｒｉｓｉｓ⁃ｉｎ⁃ｓｙｒｉａ⁃ｔｏ⁃ａｃｈｉｅｖｅ⁃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 ，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１２ 日。

Ｄａｖｉｄ Ｅｎｄｅｒｓ， “Ｆｉｇｈｔｉｎｇ ｉｎ Ｓｙｒｉａ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Ｂａｓｈａｒ Ａｓｓａｄ􀆳ｓ Ｅｎｄ Ｉｓｎ􀆳ｔ Ｉｍｍｉｎｅｎｔ，” Ｍｉａｍｉ Ｈｅｒａｌｄ， Ｊｕｌｙ ２３，
２０１２，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ｉａｍｉｈｅｒａｌｄ．ｃｏｍ ／ ｌａｔｅｓｔ⁃ｎｅｗｓ ／ ａｒｔｉｃｌｅ１９４１４７３．ｈｔｍｌ，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７ 日。

贺颖骏编译：《库尔德武装围攻叙政府军重镇：俄劝和失败》，参考消息网，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６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ａｎｋａｏｘｉａｏｘｉ．ｃｏｍ ／ ｍｉｌ ／ ２０１６０９０６ ／ １２９３７５６．ｓ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７ 日。

Ａｌｅｘｅｙ Ｋｈｌｅｂｎｉｋｏｖ， “ Ｔｈｅ Ｋｕｒｄｓ Ｃｏｕｌｄ Ｂｒｉｎｇ Ｒｕｓｓ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Ｓ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ｉｎ Ｓｙｒｉａ，” Ｒｕｓｓｉａ Ｄｉｒｅｃｔ，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９，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ｒｕｓｓｉａ⁃ｄｉｒｅｃｔ． ｏｒｇ ／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ｋｕｒｄｓ⁃ｃｏｕｌｄ⁃ｂｒｉｎｇ⁃ｒｕｓｓｉａ⁃ａｎｄ⁃ｕｓ⁃ｔｏｇｅｔｈｅｒ⁃ｓｙｒｉａ， 登录时

间：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７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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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 在可见的将来，如果这种选择性忽视发展成为放任叙库尔德武装扩张的纵

容，西方国家将不得不自食其果，面临中东地区长期动荡的威胁。
总之，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作为一个具有政治诉求的团体，在叙利亚内战中避免

选边站队，通过打击“伊斯兰国”组织控制更多领土，获取合法性和正义性，博得国际

社会同情，获得来自美俄双方的军事援助。 处于国际法灰色地带的叙库尔德武装借

叙内战和“伊斯兰国”组织的地区扩张而发展壮大，在叙利亚战场和地区舞台上扮演

着极其微妙的政治角色。
（二）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谋求“自治”的实质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建立在民族认同的基础之上，民族认同越

强，其战斗力也就越高。 然而，随着叙库尔德武装战斗力的不断增强，其目的已经超

越通过对抗“伊斯兰国”组织夺回被占领土的初衷，而是借叙利亚乱局谋求更多民族

自治的权力。 早在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库尔德民主联盟党已在控制地区单方面宣布建立

所谓的“过渡期自治政府”。 目前，它提出的明确政治诉求是在叙利亚联邦制下建立

库尔德自治区。
库尔德民主联盟党提出的“联邦制”看似尊重叙利亚主权统一与领土完整，实际

上很可能成为该国走向完全分裂的导火索。 西方列强划定的中东民族国家的边界

完全没有考虑民族和宗教等人文地理边界因素，而是根据殖民宗主国英国和法国签

订的《赛克斯—皮科协定》（Ｓｙｋｅｓ⁃Ｐｉｃｏｔ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进行的强行划分。 该协定是奥斯

曼帝国解体后中东现代民族国家边界划分的依据，也是日后地区国家间民族和宗教

矛盾、边界和水资源争端等问题的源头。 为应对来自土耳其的战争威胁，１９５８ 年春，
叙利亚政府主动提议要求与埃及合并成立“阿拉伯联合共和国”。 三年后，叙利亚选

择独立建国，退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但实际上该国民众一直缺乏深厚的国家认

同。 叙库尔德人长期被叙政府当作“外国人”或“无国籍人”对待，导致库尔德人对叙

利亚的国家认同总体较低。
美国前驻叙利亚大使罗伯特·福特（Ｒｏｂｅｒｔ Ｆｏｒｄ）曾评论道：“我能理解库尔德

人为何想建立自治区，因为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相对比较成功。 但是，叙利亚库尔

德人不能单方面宣布建立自治区，必须经叙利亚全体人民公投后决定。 如果执意如

此，只会让局势变得更加糟糕……叙利亚库尔德人对建立自己的国家是分步骤的，
建立自治区只是第一步，但这会令土耳其无法容忍，甚至利用‘伊斯兰国’组织来对

付叙利亚库尔德人。”①福特的这段话指出了叙库尔德人谋求自治缺少合法性支撑的

现实，以及由此可能带来的危害。 但是，福特同样忽视了一个问题：民族自治并不是

解决中东库尔德问题的良药，甚至会物极必反。 从伊拉克设立“库尔德自治区”的经

·４８·

① “Ｆｏｒｍｅｒ ＵＳ Ｅｎｖｏｙ： Ｎｏ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ｆｏｒ Ｓｙｒｉａ􀆳ｓ Ｋｕｒｄｓ Ｎｏｗ，” Ｒｕｄａｗ， Ｍａｒｃｈ １２，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ｒｕｄａｗ．ｎｅｔ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ｍｉｄｄｌｅｅａｓｔ ／ ｓｙｒｉａ ／ １２０３２０１５，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１２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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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来看，伊拉克库区成立后，其与伊拉克中央政府间的矛盾日益加剧，双方不仅在石

油资源分配问题上完全撕破脸皮，在政治和军事上也产生了高度的不信任。 伊拉克

政府军在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行动中难有作为，使得“伊斯兰国”组织的扩张范围

逼近伊拉克库区。 在此背景下，伊拉克库尔德人不得不靠自己的武装力量奋力抵

抗，以保住本民族的生存权利。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２５ 日，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举行所谓的

“独立公投”，美国明确宣布不承认此次公投的法律效力。① 这就是美国在伊拉克苦

心经营的“成功的”库尔德自治区，美国也无法解决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与伊拉克政

府正式决裂的尴尬困境。
国际政治现实表明，对于民族问题突出的国家而言，当国内局势出现动荡威胁

社会稳定，或经济和社会发展陷入困境，或业已经陷入内战状态时，民族分离势力就

会借机提出所谓的“自治权”，其结果只能是国家进一步走向分裂。 因此，叙利亚库

尔德人谋求自治的实质是借叙利亚乱局来壮大自身实力，但可能会使叙利亚掉入另

一个混乱的泥潭。
（三）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的极端化趋势

从意识形态层面来看，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与“伊斯兰国”组织的对抗，实际上是

民族主义与宗教极端主义的较量。 近年来，全球效忠“伊斯兰国”组织头目巴格达迪

的伊斯兰极端组织数量不断上升。 当前，奉行民族主义的叙库尔德武装总体表现温

和，其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行为大体上具备高度正义性而博得国际社会的同情。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极端民族主义不仅是“恐怖主义的最为持久的根源之一”，

也是“恐怖主义最强有力与最致命的根源之一”。② 以宗教极端意识形态驱动的恐怖

主义和以极端民族主义驱动的恐怖主义，两者除具有恐怖主义的共同特点外，还具

备意识形态狂热化的共同特征。 这种意识形态层面的极端狂热，来自其对自身正当

性、合法性的高度认同。 极端民族主义将民族独立作为终极目标，由此驱动的恐怖

主义往往主张民族分离和国家分裂。 “民族分裂主义是民族主义极端化的产物，也
是产生恐怖主义的基础。”③

当前，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的民族主义存在极端化趋势。 媒体对库尔德武装射杀

战俘的行为早有报道，④认为这种行为更多是源于对“伊斯兰国”组织对人质实施斩

·５８·

①

②
③
④

“ Ｉｒａｑｉ Ｋｕｒｄｉｓｈ Ｒｅｆｅｒｅｎｄｕｍ ‘ Ｉｌ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ｔｅ，’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Ｒｅｘ Ｔｉｌｌｅｒｓｏｎ Ｓａｙｓ，” ＣＮＮ，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３０，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 ／ ／ ｅｄｉｔｉｏｎ．ｃｎｎ．ｃｏｍ ／ ２０１７ ／ ０９ ／ ３０ ／ ｍｉｄｄｌｅｅａｓｔ ／ ｋｕｒｄｉｓｔａｎ⁃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ｔｉｌｌｅｒｓｏｎ⁃ｕｓ ／ 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登录时间：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胡联合：《当代世界恐怖主义与对策》，北京：东方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第 ２９ 页。
郝时远：《民族分裂主义与恐怖主义》，载《民族研究》２００２ 年第 １ 期，第 １１ 页。
任静：《库尔德女子武装：不留 ＩＳＩＳ 战俘 逐个射杀》，搜狐网，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ｓｏｈｕ．

ｃｏｍ ／ ２０１５１１１９ ／ ｎ４２７１２９３２４．ｓ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１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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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火刑等暴恐行径的报复。① 除此之外，库尔德武装在控制区域还存在扣押异见人

士的行为，并对部分异见者的“消失”和“被杀”视而不见。 为扩充自身的武装力量，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还吸收童子军。②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的暴力极端行为，一方面是

在极端民族主义的刺激下采取的自卫行动，另一方面也是民族主义极端化、狂热化

的重要表现。 国际社会在同情库尔德人遭遇的同时，也应当从舆论层面和政策层面

对其极端行为加以约束，任由其发展下去，后果将不堪设想。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与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联系密切，库尔德工人党至今仍在美

国等西方国家的恐怖组织名单中。 库尔德工人党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开始进行游击战

和恐怖活动，是土耳其政府的心腹之患。 自 ８０ 年代中期至 ９０ 年代中期，库尔德工人

党领导的游击战主要采取袭击政府军哨所、炸毁设施、破坏交通、烧毁村庄、绑架和

杀害地方官员和亲政府人士等方式，其中滥杀无辜的现象时常发生，甚至还存在滥

杀妇孺的行为。③ 叙库尔德民主联盟党和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之间的密切关系，使
得叙库尔德武装的政治诉求难以得到满足时，很容易在极端民族主义的煽动下走上

仿效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的极端化道路。

三、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对国际局势的影响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的发展对叙利亚、中东地区和国际局势都将产生深远影响。

（一） 对叙利亚和平进程构成重大挑战

叙利亚内战初期，叙库尔德武装因自身实力和外部介入有限，表现相对克制。
叙库尔德武装内部整合相对较弱，对叙利亚内战缺乏斗争热情，一方面对打压库尔

德人的叙利亚政府怀有敌意，另一方面也不信任叙利亚反对派。 因此，叙库尔德人对

待叙利亚内战持谨慎观望态度，同时努力将“叙利亚自由军”排除在控制地区之外。 在

自身实力受限的情况下，叙库尔德武装提出的政治诉求也比较克制，仅局限于“要求本

民族的权利被宪法承认”等。④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的报道称，叙库尔德武装一直避免与叙政府

军发生直接冲突，以至于常被叙反对派指责为“与阿萨德政权同流合污”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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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伊斯兰国”组织采取游街、火刑和斩首等方式对待战俘，参见《ＩＳ 将 １７ 名库尔德战俘装笼游街或再用火

刑》，环球网，２０１５年 ２月 １５日，ｈｔｔｐ： ／ ／ ｗｏｒｌｄ．ｈｕａｎｑｉｕ．ｃｏｍ／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２０１５⁃０２ ／ ５６８９９２４．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７年 ７月 ７日。
Ｓｙｌｖｉａ Ｗｅｓｔａｌ， “Ｋｕｒｄｓ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ｄ Ａｂｕｓｅｓ ｉｎ Ｓｙｒｉａ： Ｒｉｇｈｔｓ Ｇｒｏｕｐｓ，” Ｔｈｅ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Ｍｏｎｉｔｏｒ， Ｊｕｎｅ １８，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ｓｍｏｎｉｔｏｒ． ｃｏｍ／ Ｗｏｒｌｄ ／ Ｌａｔｅｓｔ⁃Ｎｅｗｓ⁃Ｗｉｒｅｓ ／ ２０１４ ／ ０６１８ ／ Ｋｕｒｄｓ⁃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ｄ⁃ａｂｕｓｅｓ⁃ｉｎ⁃Ｓｙｒｉａ⁃ｒｉｇｈｔｓ⁃ｇｒｏｕｐ，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１３ 日。

杨灏城、朱克柔主编：《民族冲突和宗教争端》，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６ 年版，第 １２２ 页。
Ａｃｉｌ Ｔａｂａｒｒａ， “Ｗｈａｔ Ｆｕ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Ｓｙｒｉａ􀆳ｓ Ｋｕｒｄｓ？”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Ｏｎｌｉｎｅ， Ｊｕｌｙ ２７， ２０１２，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ｏｎｌｉｎｅ．ｃｏｍ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ｉｄ＝ ５３６０６，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３ 日。
Ｅｄｗｉｎ Ｍｏｒａ， “Ｓｙｒｉａｎ Ｋｕｒｄｓ Ｌｅａｖ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ｔａｔｅ Ｆｉｇｈｔ， Ａｔｔａｃｋ Ａｓｓａｄ Ｔｒｏｏｐｓ，” Ｂｒｅｉｔｂａｒｔ， Ａｐｒｉｌ ２２，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ｂｒｅｉｔｂａｒｔ．ｃｏｍ／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 ２０１６ ／ ０４ ／ ２２ ／ ｓｙｒｉａｎ⁃ｋｕｒｄｓ⁃ａｔｔａｃｋ⁃ａｓｓａｄ⁃ｔｒｏｏｐｓ⁃２６⁃ｄｅａｄ ／ ，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年４月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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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随着叙利亚局势的深入发展，叙库尔德武装实力不断壮大，挑战叙政府军

的意愿也日益高涨，导致两者间的军事冲突时有发生。 叙库尔德武装与叙政府军于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在哈塞克爆发武装冲突，成为叙利亚内战爆发以来双方烈度最大的武装

冲突。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美国“意外”空袭叙利亚政府军，负责事件调查的理查德·库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Ｃｏｅ）在新闻发布会上向记者表示，美国领导的联军对叙利亚政府军实施的

空袭是一场意外，主要原因是库尔德空中协调员利用无线电向执行任务的美军战机

提供了“错误”的敌军 ＧＰＳ 坐标。 上述事实表明，一旦叙库尔德武装认为存在“可乘

之机”，就会铤而走险，与叙利亚政府军发生一些“不经意”的冲突。
叙利亚库尔德人不断膨胀的政治野心进一步搅乱了叙国内局势，他们不仅与叙

政府爆发冲突，也遭到了叙反对派武装的抵制。 叙反对派以推翻阿萨德政权、建立

所谓的“民主政府”为政治目标，但“民主政府”并不谋求改变叙利亚现行的地方行政

统治方式。 在叙反对派看来，叙库尔德武装任何以“自治”名义破坏叙统一的行为都

是不可接受的，甚至宣称他们站在了叙利亚国内革命的对立面上。① 追求建立库尔

德自治区的叙库尔德武装则认为，如果叙反对派即使遵循最低限度的民主，也应当

尊重库尔德人建立自治区的权力。 在他们看来，推翻叙利亚现行体制，不仅要把阿

萨德赶下台，而且要对叙利亚目前的政治制度进行大范围改革，其中就包括建立叙

利亚库尔德自治区。② 叙库尔德人与叙反对派的政治分歧使得当前叙利亚局势呈现

叙政府、叙反对派和叙库尔德人三足鼎立的态势，各方之间的深刻分歧无疑加深了

政治解决叙利亚危机和推进和平谈判进程的难度。
（二） 加剧中东地区的动荡局势

如果说“伊斯兰国”组织是正在爆炸的火药桶，那么库尔德民族分离势力则是未

来随时可能被触发的子母雷。 长期以来，库尔德民族主义对于土耳其、伊朗、伊拉克

和叙利亚政府而言，是造成国内动荡的重要源头之一，并且这四个国家的库尔德民

族问题存在联动性和交互影响，一国国内的库尔德抵抗运动往往能对其他国家库尔

德人的政治抗争产生示范作用或刺激效应，从而牵一发而动全身。③

从当前中东地区的局势来看，对叙利亚库尔德武装持续坐大反应最强烈的国家

当属土耳其。 土耳其自建国以来一直面临着两大问题，一是伊斯兰宗教势力挑战世

俗政权，二是库尔德民族分离主义挑战国家统一。 土耳其历届政府依靠凯末尔主义

暂时解决了第一个问题，将土耳其打造成为“伊斯兰民主”的典范。 但是，凯末尔主

·７８·

①

②

③

Ｄａｖｉｄ Ｐｏｌｌｏｃｋ， “Ｓｙｒｉａ􀆳ｓ Ｋｕｒｄｓ Ｕｎｉｔ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Ａｓｓａｄ， ｂｕｔ Ｎｏｔ ｗｉｔｈ Ｏ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Ｊｕｌｙ ３１， ２０１２，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ｒｇ ／ ｐｏｌｉｃ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ｖｉｅｗ ／ ｓｙｒｉａｓ⁃ｋｕｒｄｓ⁃ｕｎｉｔｅ⁃ａｇａｉｎｓｔ⁃ａｓｓａｄ⁃ｂｕｔ⁃ｎｏｔ⁃
ｗｉｔｈ⁃ｏ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Ｚａｉｄａｎ Ｚｅｎｋｌｏ， “Ｓｙｒｉａｎ Ｋｕｒｄｉｓｈ Ｇｒｏｕｐｓ Ｓｐｌｉｔ ｏｖｅｒ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Ａｌ⁃Ｍｏｎｉｔｏｒ，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５，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ａｌ⁃ｍｏｎｉｔｏｒ． ｃｏｍ ／ ｐｕｌｓｅ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２０１４ ／ ０２ ／ ｓｙｒｉａ⁃ｋｕｒｄｓ⁃ｓｅｌｆ⁃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ｙ． ｈｔｍｌ， 登录时间：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２０ 日。

唐志超：《中东新秩序下库尔德问题走向与中国的角色》，载《西亚非洲》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第 ２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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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却没能解决第二个问题，甚至某种程度上还产生了消极作用。 土耳其国内有１，８００
多万库尔德人，土耳其历届政府都极为重视这个庞大的族群，对其实行偏激的民族

政策，这种政策源于凯末尔主义对“大土耳其民族”的强调。 根据 １９２３ 年土耳其签

订的《洛桑条约》的规定，只有非穆斯林才能被视为少数民族，信奉伊斯兰教的土公

民都属于土耳其人。 因此，土耳其不承认库尔德民族的少数民族地位，对其实行同

化政策，甚至将之称为“山地土耳其人”。 土耳其政府在经济、文化、民主、人权等方

面对库尔德人实行打压的政策刺激了库尔德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加之库尔德人历史

上就存在独立建国的倾向，因而他们不时以暴力方式与政府进行政治对抗。 这种主

流民族压制少数族群，而少数族群反抗压迫进而希望建立独立国家的对立关系，构
成了土耳其库尔德问题难解的悖论。①

库尔德人不仅给土耳其国内稳定造成冲击，而且阻碍了土耳其入欧的步伐。 为

消除这种障碍，在叙利亚内战爆发前，土耳其运用“恩威并施”的手段，在解决库尔德

问题上取得了一定进展，承认和尊重库尔德民族的多项权利，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

也表示愿意走到谈判桌前。 但是，叙利亚内战爆发后，库尔德工人党利用叙利亚乱

局迅速扶植叙境内的库尔德武装力量，并制造了一系列针对土耳其政府的爆炸袭击

事件，使得土耳其的库尔德问题再次回到原点。
当前，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使中东地区各方关系更加错综复杂。 一方面，土耳其

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重要盟友和北约成员国，另一方面叙库尔德武装是西方国家借

以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重要依靠力量。 西方国家利用库尔德民族势力来压制宗

教极端势力，土耳其也试图利用“伊斯兰国”组织来压制库尔德分离势力。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土耳其直接炮击了叙利亚境内的库尔德武装据点。② 此外，叙库尔德武装与俄罗

斯支持的阿萨德政府似乎存在“心照不宣的默契”，与叙反对派之间的冲突呈现明显

的加剧之势。 这些相互对立的矛盾和关系相互交织和影响，使得叙利亚危机国际化

趋势凸显，任何谈判的尝试都会触及其中一方利益并存在严重分歧，缺少回旋余地，
导致叙利亚和中东地区的和平遥遥无期。

（三） 冲击国际体系基础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也对当今国际体系构成了严峻挑战，其程度不亚于“伊斯兰

国”组织单方面宣布建立的违背国际法和国际准则的“哈里发国家”。 无论叙库尔德

武装在对抗“伊斯兰国”组织的行动中取得多少战果，博得国际社会多少同情，以及

事实上形成了对叙部分领土的实际控制，都不能为其单方面宣布建立“库尔德自治

区”提供任何合法性基础。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问题不仅仅关乎叙利亚一国局势，其牵涉的是整个中东地区

·８８·

①
②

郑东超：《土耳其库尔德问题现状及前景》，载《国际研究参考》２０１２ 年第 ３ 期，第 １－６ 页。
“Ｔｕｒｋｅｙ ｖ Ｓｙｒｉａ􀆳ｓ Ｋｕｒｄｓ ｖ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ｔａｔｅ，” ＢＢＣ，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３，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ｂｂｃ．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ｗｏｒｌｄ⁃

ｍｉｄｄｌｅ⁃ｅａｓｔ⁃３３６９００６０，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７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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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尔德人命运走向的问题。 整个中东地区库尔德问题的影响也不仅局限于地区国

家，还会对整个国际体系产生深刻影响。 当今国际体系是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构

建起来的，各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构成了世界和平稳定的基石。 除非依据一国国内

宪法和法律进行“全民公投”，如苏格兰公投、南苏丹公投等，某个族群或者地区力量

无权决定自己独立与否及其政权组织形式。 世界上有许多国家都存在源于地区或

民族的分离主义势力，如加拿大的“魁北克省”、俄罗斯的“车臣问题”等，这些民族分

离主义势力无论以何种说辞为自己辩解，其本质上都是违背国际法的。
客观而言，中东地区的库尔德问题源于殖民主义时代，为解决殖民地和半殖民地

问题，民族自决权曾充当了极其重要的法律依据。 然而，当代中东国家的民族自决权已

被限制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任何对其扩大解释的行为都可能导致国家内战和分裂。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单方面宣布“自治”是对现行国际体系的挑战，但却没有受到

应有的关注和重视。 可以预见，为维护国际体系“最低限度的体面”，在未来叙利亚

问题的谈判桌上必然会对这种“既成事实”进行事后的法律追认，由此变向鼓励其他

国家的库尔德人积极尝试通过各种途径去创造“既成事实”，使得中东地区面临因民

族分离主义导致国家解体的可能。 选择完全忽视这种“既成事实”也可能导致叙利

亚库尔德武装走向极端化，采取暴力手段进行报复。

四、 结语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是打击“伊斯兰国”组织重要的依靠力量，短期内确实取得了

一定效果，但从长期来看，叙库尔德武装的发展壮大对中东局势的稳定会带来诸多

负面效应。 《赛克斯—皮科协定》划定的中东现代民族国家版图存在缺少世界上其

他民族国家于悠久历史中孕育的国家认同感和民族凝聚力的缺陷，叙利亚库尔德武

装存在的本身就是在这种缺陷的产物。 由于中东民族国家的根基单薄，任何关于

“民族自治”的尝试不仅无法解决民族矛盾，反而会加大离心力进而加剧国内和地区

危机。 因此，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任何关于“民族自治”或“民族独立”的政治诉求，都
会遭到以土耳其为首的地区大国的强烈抵制。

在此背景下，叙利亚库尔德武装未来将处于两难境地。 若政治诉求得到满足，
最终建立起叙利亚联邦制度下的民族自治区，则会产生巨大的溢出效应，带动土耳

其、伊拉克、伊朗等国境内库尔德民族分裂运动浪潮；若其政治诉求得不到满足，拥
有大量武器装备和经战火洗礼后战斗力陡增的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将进一步通过武

装运动进行抵抗，在极端民族主义的煽动下日趋狂热，最终走上土耳其库尔德工人

党的老路，以极端方式和暴力手段来谋求实现自身政治诉求。 因此，依靠叙利亚库

尔德武装进行反恐，无疑存在着严重的隐患。

（责任编辑： 章　 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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